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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公不是要把黛玉写成绝世美人”

除了红学，冯其庸先生在戏曲学、西域学

和古代文学研究方面同样取得了卓著的成

就， 同时他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和书画

家。 这也是冯先生和今天大多数学者不同的

地方：很多学者都是学有专攻的专家，但囿于

教育背景，很少有诗、书、画都拿得起来的多

方面才能； 研究古典诗词的学者做不了旧体

诗，研究古典文学的专家不能写毛笔字，更遑

论有绘画方面的才华。
冯先生则在诗 、书 、画三方面都有很高

的造诣，他的旧体诗写得极好 ，即席题诗的

本领特高 。 这里不妨略举一例 ：1993 年 11
月，他率团赴香港举办 “《红楼梦 》文化艺术

展 ”，一 天 在 刘 海 粟 先 生 家 ，海 粟 老 拿 出 一

幅未完成的水墨牡丹 ，当场续画完毕 ，并题

诗一首 ：“清 露 阑 干 晚 未收， 洛阳名品擅风

流。姚黄魏紫浑闲见，谁识刘家穿鼻牛。 ”冯先

生应海粟老之邀， 亦当场挥毫题诗一首：“富
贵风流绝世姿，沉香亭畔倚栏时。 春宵一刻千

金价，睡起未闲抹胭脂。 ”海粟老题诗也很精

彩，但他应是有备而来，事先肯定有所考虑，
而冯先生则是事先没有准备， 真正是即席题

诗。 诗作将牡丹花拟人化，惟妙惟肖地写出了

画中牡丹的姿态和色彩之美， 其诗思之快和

诗作之佳真是如有神助。 在冯先生文集诗稿

部分，搜集了不少这类诗作。 相信应该还有

遗漏，因为他这类诗歌数量既多，又很分散，
搜集颇为不易。

登览诗是指先生在考察、 游览途中所写

下的诗作， 这类诗作自有先生独特的视角和

襟怀，和一般写景的山水诗并不相同。记得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 曾在四川绵阳举办过一次

《红楼梦》讨论会，会后东道主组织了去黄龙

山、九寨沟游览考察，一路上遇塌方，入高原，
宿黄龙，过雪山，险象环生。但因为风景独异，

冯先生诗兴大发，每到一处，便吟诗作词，抒

写壮怀，其中《题黄龙寺》就云：“人到黄龙已

是仙，劝君饱喝黄龙泉。 我生到此应知福，李
杜苏黄让我先。 ”一句“李杜苏黄让我先”，顿
时消解了时空的隔膜和距离感， 使我们内心

油然升腾起“李杜苏黄”都未能享受到的幸福

感和自豪感。
由于冯先生对古人充满敬意 ， 谙熟典

故， 又深怀同情之理解， 因而其怀古诗作占

了很多的篇幅。 如他赴海南儋州所作的 《儋
州东坡歌》： “东坡与我两庚辰， 公去我来

九百春 。 公到儋州遭贬谪 ， 我来中和吊灵

均。 至今黎民怀故德， 堂上犹奉先生神。 先

生去今一千载， 四海长拜老逐臣。 人生在德

不在力 ， 力有尽时德无垠 。 寄意天下滔滔

者， 来拜儋州一真人。” 一句 “公去我来九

百春”， 气势阔大， 把作者和东坡的时空距

离一笔抹平。 两人仿佛在进行一场跨时空的

对话， 一古一今， 大开大合， 既深得古人之

精髓， 又洋溢先生之真情， 体现了先生旧体

诗写作的深厚功力。
除了诗歌创作，冯先生绘画也极具特色，

他早先擅长画葡萄、葫芦、荔枝、樱桃、芭蕉、
牵牛花等，偏重写意一路，充满了文人画的意

趣。我离开小组回上海时，他特意画了一幅水

墨葡萄赠我，题了我的上款，和“时同校红楼

梦也”一语，这成为我那段工作生活最美好的

记忆。 以后，偶有机会拜访先生，也往往会得

到他惠赐的墨宝。先生晚年画风大变，创造了

一种重彩山水画，用色大胆，尺幅巨大，题材

多为西部地区绚烂壮阔的景象。 也是偶然的

巧合，当年自己正好去北京出差，办完公事后

下午去中国美术馆参观， 正巧是冯先生书画

展当日，上午开幕式已完，冯先生已回去，但

师母夏老师和其他朋友还在现场， 自己得以

一饱眼福，细细品赏了先生的书画精品。在高

大宽敞的展厅里， 这些大尺幅的重彩山水画

给观众以强烈的视觉冲击， 也给自己留下了

深刻难忘的印象。我看后不禁在想：先生是生

长在江南的一代才人， 平时生活上保留了很

多的江南习惯， 性格中也随处可见江南人的

特点，但出现在先生画作中的山水，却很少有

江南的小桥流水，而大多是塞北的壮阔景色，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先生内心世界和情感

的多样与丰富。
2015 年 10 月， 我应邀参加了在北京通

县举办的 “曹雪芹与张家湾” 学术讨论会，
有幸再一次见到了冯先生。 会议请冯先生第

一个作主旨发言， 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 本

说好冯先生只讲一刻钟， 但他思绪打开后一

时无法中断， 整整讲了四十分钟。 他主要讲

了当年曹雪芹墓石发现的现场情况， 包括墓

石发现的时间、 地点、 当事人、 最先看到的

尸骨以及下面的墓石。 他娓娓叙来， 记忆清

晰， 思路敏捷， 过程细节讲得非常具体， 推

断论证也让人信服。 当时他的精、 气、 神都

是那样饱满， 除了行动有点不便， 整个状态

非常之好， 怎么也没想到这竟是和冯先生的

最后一次见面。 会议期间， 主办方还组织了

实地考察， 凭栏远眺， 借由想象， 一股悲凉

的历史沧桑感依然扑面而来， 心头蓦然升起

对一代才人曹雪芹的的思慕之情 。 现在想

来， 冯先生晚年选择在张家湾居住， 肯定是

因为曹雪芹的原因 。 现在冯先生离我们而

去， 正好满足了他九泉之下与曹雪芹为邻的

心愿。
愿冯先生与曹雪芹在同一片土地下相伴

安息。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导）

ｗww．whb．ｃｎ
２０17 年 7 月 28 日 星期五 11记忆 责任编辑/邵岭 范昕

经过《红楼梦》的校订注释，又经过《红楼梦

大辞典》的编写，一晃就是几十年了。 我们在对

《红楼梦》的认识解悟上，又自然地向前走了几

步，对《红楼梦》也断断续续地产生了一些感悟

和增加了一些实际知识。 有些《红楼梦》的语言

你看起来很平淡，其实却牵涉到一个风俗，比如

有一回：秦钟死了，贾宝玉跟柳湘莲说，有没有

到秦钟的坟上去看看，十月一了，我要去祭扫一

下， 大致这个意思吧。 我们当时校和注的过程

中，都没有当一回事，后来上海有一个读者给我

写了封信，说你在《红楼梦》的校注本里对“十月

一”没有注释，其实应该注释，因为这是北方的

一种特殊风俗，“十月一送寒衣”，要给已故的人

上坟，因为天冷了，要送冬天的衣服了，所以有

“十月一送寒衣”的风俗。 我一看到这封信，就觉

得太重要了。 这个读者叫萧凤芝，前几个月来看

过我一次，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她。
我就记在心里，我们的《红楼梦》校注本上

加了注，还找到了福格的《听雨丛谈》作为文献

的证据。 我在我的手批本上还特别把这个批出

来了， 为什么呢？ 我证明了北京确实有这个风

俗。 刚好给我开车的司机，他是老北京，我就问

他，你们北京有没有“十月一”这个词。 他说有

啊，就快到了嘛。 他说，我们每到十月一要送寒

衣啊， 就是进入冬季了， 要给已故的亲人送衣

服，怕他们寒冷，所以，有一句俗话，就是“十月

一送寒衣”。 我那时候住在红庙，我去红庙周围

的老乡家里去请问， 问这个事， 都说有这个风

俗。 这样我才在我的 《瓜饭楼重校评批 〈红楼

梦〉》里面专门批了一段，我觉得这个《红楼梦》
包含的知识实在是丰富得很。

民俗，南北有区别，像我们老家就没有“送

寒衣”，上坟、祭扫都是有的，清明的时候要祭扫

坟墓，冬季没有这样的事，所以我们也不懂，读

《红楼梦》读到“十月一”这个地方也没有领会，
这是用的一个风俗，不是普通的随意的一句话。
我们编的《红楼梦大辞典》，凡是我们能够接触

到的，理解到的，有内涵的，这一类典故或者是

词汇，我们尽可能地做了解释，列了词条，让读

者一下可以查到。
最近， 我分别写了两本书的后记， 一本讲

《红楼梦》思想，一本讲《红楼梦》庚辰本有关的

问题。 我又得到一个新的启示，我觉得《红楼梦》
本身包含着非常浓厚的诗的素质。 《红楼梦》从
头至尾读起来，你要不间断地一气读到底，或者

你反反复复读，你会感觉到整个有诗的感觉。 虽

然是散文的形式，用散文形式来写的，实际上它

带有诗的素质，还有一种诗词的表达形式。
诗词当然也有不同风格了，像五代时期，到

“花间”那一派，都是意在言外、指东说西，不是

明示的，都是有寄托的，所谓寄托遥深，寄托得

越深，让你连想都想不到，这才奥妙。 但是诗词

里也有一种直白的 ，比如苏东坡的 “大江东去

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字面上的话就是他要

讲的话，气势磅礴。 辛弃疾的许多词也都像口

语一样。
我曾说《红楼梦》带有诗的素质，我后来想

起鲁迅老早就说过了，说《红楼梦》是“无韵之离

骚”，离骚当然是一首长诗了，鲁迅这句话是赞

赏得最恰当不过了。 《红楼梦》不用韵，但是有

诗的内涵，所以鲁迅这句话实际上已经说在前

头了。
你闭起眼睛想想《红楼梦》写到薛宝琴穿一

件大红斗篷 ，站在雪地里 ，贾母远远看到 ，说 ，
你们看像什么？ 众人说，这像仇十洲画的一幅

画，雪中的美人。 这意境是诗的意境，又是画的

意境。
《红楼梦》最了不起的，是里面描写的人物

都是独特的，个性非常鲜明突出。 你闭着眼睛想

象，晴雯跟袭人就无法混淆，林黛玉跟薛宝钗也

无法混淆，王熙凤跟其他人也无法混淆。
比如“冷月葬诗魂”，“诗魂”是指林黛玉。 我

曾经有过文章分析， 林黛玉本身并不仅仅因为

漂亮，她有诗人的气质，所以曹雪芹是给她写了

一句“冷月葬诗魂”。 而且这一句带有一种预言

的性质，预示她的悲剧的命运，是在凄凉冷落中

去世的。 庚辰本上是“冷月葬死魂”，旁边原笔改

的“诗”，后来我在列宁格勒发现苏联的本子上

也是“冷月葬诗魂”。 还有程甲本，也是“冷月葬

诗魂”。 “冷月葬诗魂”是对的。
有的朋友坚持要“花魂”，我说《红楼梦》里

美的不光是林黛玉，薛宝钗也长得很美，用牡丹

来形容她，牡丹是花王，也是美。 《红楼梦》里，曹
雪芹创造的林黛玉这个形象， 并不是要创造一

个绝世美人，而是要创造一个带有特殊个性的，
带有诗人气质的这样一个美人， 所以她不仅是

美，她更重要的是有诗的气质。 用“花魂”来形容

林黛玉，不完全契合林黛玉的气质、个性。
从《红楼梦》的文笔，《红楼梦》塑造的人物

形象的气质， 从曹雪芹创作意图来说， 只能是

“诗魂”才确切。 他并不是要写一系列的漂亮的

人，并不是这个意思。 要说美，除了薛宝钗以外，
湘云的美，还有后来来的几个人，也各人有各人

的美，少女的一种特殊的美，他都写出来了。 但

是把《红楼梦》最主要的人物写成最美的不是曹

雪芹的目的， 他要写的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写过

的， 这样带有明显的诗人气质的， 带有偏僻个

性、独特个性的典型形象。
所以《红楼梦》尽管是用散文写的，创造的

很多意境是具有诗的意境的，自始至终，从第一

回到八十回一直贯穿下来。 后面的四十回当然就

差多了，有艺术敏感，有艺术经验的人读到后四

十回，味道就走了样了，就不是那么耐人寻味了。
尤其是人物的思想都变了，本来林黛玉是孤

高自赏，特别看不起读书做官去进行科考，但是

后四十回，林黛玉也劝贾宝玉去考试。 这个人物

前后的思想都完全不一致了，所以后四十回不可

能是曹雪芹一手写下来的， 只要你反复多读读，
就会感受出来。 俞平伯最早就提出这个问题，我
觉得俞先生还是很敏感的，从艺术欣赏，文学欣

赏的角度来讲，这种最早的原始的感触，是很珍

贵的。
摘自《风雨平生———冯其庸口述自传》

———忆冯其庸先生

孙 逊

红楼随谈
冯其庸

冯其庸先生已经离我们而去， 他是当今

学界屈指可数的从传统国学教育中走出来、
又在新式大学里卓然成家的一代知识分子

的代表 ， 一位既有深厚的国学基础 ， 同时

又接受了新的时代洗礼， 因而具有新的立场

观点的一代文史大家。 从这个意义上说， 他

的离去， 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结束。
冯其庸先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 作为学

问家、 诗人、 书画家、 摄影家、 鉴藏家， 几

乎每一个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现 ； 而仅就学

问家 ， 他又涉猎戏曲学 、 西域学 、 古代文

学和红学等诸多领域 ， 其中又尤以红学最

为声名卓著 。 这里仅就个人所接触和感受

到的一个角落 ， 来表达自己对先生的高山

仰止之情。

1975 年，因为偶然的机遇，自己被借调

至北京文化部《红楼梦》校勘注释小组工作。
去后才知道，当时是在国务院文化组工作的

袁水拍同志给中央打了一份报告，建议专门

成立一个工作小组，在《红楼梦》早期抄本的

基础上校勘出一个更符合曹雪芹原作面貌

的 本 子 ，并 加 以 重 新 注 释 ，出 版 一 个 《红 楼

梦 》新校新注的可靠版本 ，以改变长期以来

《红楼梦》通行本是以程乙本为底本的情形。
组长是袁水拍同志，但由于他在国务院文化

组上班 ，工作既多且忙 ，实际工作由李希凡

和冯先生负责 ；而由于学有专攻 ，具体校注

业务冯先生承担得更多一些。 当时小组从各

地抽调来的学者有北京的沈彭年、 沈天佑、
吕启祥、胡文彬 、林冠夫 ，吉林的周雷 ，山西

的刘梦溪 ，广州的曾扬华 ，上海的应必成和

我， 其中沈彭年兼支部工作和行政事务，是

小组的内管家。 冯先生逝世时是九十三岁高

龄的老一辈学者 ，当年也就五十出头 ，正是

年富力强的年龄。 我在小组里年纪最小，三

十岁刚过 ，大家习惯叫我 “小孙 ”，这一称呼

一直沿用至今。
小组集中了当时能搜集到的各种《红楼

梦 》珍贵版本的影印本 ，我们每天的任务就

是阅读、比勘各种版本。 首先遇到的第一个

重要问题是确定校勘的底本，这是古籍整理

的第一步工作。 前八十回选择相对比较接近

曹雪芹原作面貌的早期脂本为底本，这没有

什么分歧 ，因为成立小组的目的 ，就是为了

改变长期以来 《红楼梦 》通行本是以程乙本

为底本的问题 。 但究竟以哪一个脂本为底

本？ 开始还是有不同意见。 甲戌本、己卯本是

早期比较珍贵的本子，但两个本子都严重残

缺 ，用作底本有先天的不足 ；有同志主张用

戚序本 ，因为比较完整清晰 ，但这个本子时

间较晚 ，有后天不足 ；也有主张可以用不同

的版本作底本 ，校成一个 “百衲本 ”，但这有

违校勘常理。 冯先生力主用庚辰本，希凡同

志也表示赞成， 于是经过反复不断的讨论，
大家也就慢慢取得了一致 ：前八十回 ，以相

对最为完整的早期脂本庚辰本为底本；后四

十回 ，以最早问世的程甲本为底本 ；与此同

时，确定了其他参校本“择善而从”的原则。
原则确定后，我们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工

作， 很快就认识到了脂本优于程本之处，这

也是我们工作的价值所在。 如小说开卷第一

回写到的“通灵神话”和“木石前盟”，在脂本

中 本 是 两 回 事 ： 女 娲 炼 石 补 天 弃 下 的 顽

石———通灵宝玉是一回事，赤瑕宫里的神瑛

侍者———绛珠仙草又是一回事。 用甘露浇灌

绛珠仙草使其修成女体的神瑛侍者因 “凡心

偶炽”，欲下世投胎为人（贾宝玉），绛珠仙草

为把一生的眼泪偿还他， 也跟随了下世为人

（林黛玉），这就是所谓的“木石前盟”；而顽石

变成的那块“鲜明莹洁的美玉”，则成为贾宝

玉出生时嘴里衔下的“通灵宝玉”，这便是所

谓的“通灵神话”。 这块通灵玉从贾宝玉出生

之日起 ，便一直跟随着贾宝玉 ，起着一种类

似今天微型摄像机一样的录音和录像作用。
“通灵宝玉”一路记录下的文字，便是我们今

天看到的《石头记》，亦名《红楼梦》。 这里，顽
石———通灵宝玉、神瑛侍者———贾宝玉，这是

两个同样浪漫但又角色不同的神话。 可是到

了程本里面，顽石和神瑛侍者合为了一人，所
谓“只因当年这个石头，娲皇未用，自己却也

落得逍遥自在，各处去游玩。一日来到警幻仙

子处，那仙子知他有些来历，因留他在赤霞宫

中，名他为赤霞宫神瑛侍者”云云，就是把石

头和神瑛侍者合成了一人， 因而顽石———通

灵宝玉、 神瑛侍者———贾宝玉也就变成了四

位一体。 也就是说，程本中石头（即神瑛侍者）
一身二任， 同时变成了贾宝玉其人和他出生

时嘴里衔下的那块“通灵宝玉”，这就完全混

淆了“通灵神话”和“木石前盟”两个神话的边

界，可谓无知和不通之至。 记得当时校勘到这

里，冯先生和希凡同志都对程本没有厘清原

作意思就肆意改篡的做派表示了讥笑和不

屑 ， 从而极大地增添了我们对校勘质量的

信心。
但在实际工作过程中，“择善而从” 的原

则也并非想象的那样简单。 印象比较深的有

两个例子， 一是第三回关于黛玉外貌描写的

两句名句：“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 一双似喜

非喜含情目”，庚辰本原作“两湾半蹙鹅眉，一
对多情杏眼”；甲戌本、甲辰本作“两湾似蹙非

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己卯本作

“两湾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笑非笑含露目

（其中甲戌、己卯本多有残阙涂改，但己卯本

上半句为原抄）；戚序本作“两湾似蹙非蹙罩

烟眉，一双俊目”（其中“罩”应为“罥”字形近

而误）；列藏本作“两湾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

似泣非泣含露目”；其他各本也多有不同。 在

这种情况下，底本显然不可取，但如何“择善

而从”呢？可谓是几经推敲，反复比勘，最终以

己卯、列藏本的上半句和甲戌、甲辰本的下半

句校为正文， 这应该是校勘过程中颇费斟酌

而又比较成功的例证之一。
另一个例子是第七十六回黛玉和湘云凹

晶馆联诗里的名句：“寒塘渡鹤影， 冷月葬诗

魂”，庚辰本原作“冷月葬死魂”，“死”点改为

“诗”；其他早期脂本缺这一回，有这一回的，
甲辰本、列藏本作“冷月葬诗魂”，戚序本、蒙

府本、梦稿本作“冷月葬花魂”。 “花魂”、“诗

魂”，究竟谁优谁劣呢？从用典讲，“花魂”、“诗
魂”各有出典：前者用明代叶小鸾“戏捐粉盒

葬花魂”典（叶绍袁《午梦堂集·续窈闻记》），
后者晚唐已有，宋人用得更多，“鹤唤诗魂去”
（宋·陈起《谒和靖祠》）是将“鹤”与“诗魂”联

系得最紧的一句诗。从校勘学讲，庚辰本原作

“死魂”（“死” 又点改为 “诗”）， 既可理解为

“死 ”与 “花 ”形 近 而 误 ，也 可 理 解 为 “死 ”与

“诗”音近而讹。 记忆中当时小组内有人主张

“诗魂”，有人主张“花魂”，各执一词。 记不清

是不是因为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因， 当时定了

“花魂”。所以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年 5 月第

一版时用的就是 “花魂 ”，并出了校记 ，断为

“‘死’疑与‘花’形近而误”。但在后来修订时，
则改为了“诗魂”（详见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年 7 月第三版），也同样出了校记，在客观罗

列了各本异同后，断为“‘死’或以为系‘花’形
讹，或以为是‘诗’音讹。今从音讹说”。这就断

得非常准稳。 其中冯先生就是力主“诗魂”并
推动这一修订的推手。 他在口述自传《风雨平

生》一书中曾讲到：“有的朋友坚持要‘花魂’”，
其实是没有理解曹雪芹的创作意图：“曹雪芹

创造的林黛玉这个形象，并不是要创造一个绝

世美人， 而是要创造一个带有特殊个性的，带
有诗人气质的这样一个美人， 所以她不仅是

美，她更重要的是有诗的气质。 用‘花魂’来形

容林黛玉，不完全契合林黛玉的气质、个性”，
“只能是‘诗魂’才确切”。 这样，就及时纠正了

校勘本第一版的某些不足，堵住了可能拿“诗
魂”“花魂”来说事，说新校本还不如原来程乙

本好的舆论（程乙本作“诗魂”）；同时，这也体

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是说程乙本用了“诗
魂”，我们就一定要和它不同。 可见校雠之难，
看似一字之差，其实大有讲究，不是随随便便

就能下判断的。
类似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在组内，

冯先生是校勘注释工作的主心骨， 他以深厚

的校雠学功夫， 为确保校勘的质量付出了辛

勤的劳动。 而在长期校勘《红楼梦》和手抄庚

辰本过程中所积累起的大量知识储备， 也为

他日后撰写《论庚辰本》《〈石头记〉脂本研究》
《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等论著做了充分

的资料准备。 可以说， 他能成为一位红学大

师，正是从扎扎实实的校勘工作开始的。

“寒塘渡鹤影 ，冷月葬诗魂 ”,冯其庸先生曾说 ，有的朋友坚持 “花
魂”，其实是没有理解曹雪芹的创作意图：林黛玉这个形象并不是一个
绝世美人，她不仅是美，更重要的是有诗的气质。 用“花魂”来形容林黛
玉，不完全契合林黛玉的气质、个性，只能是“诗魂”才确切。

冯先生对古人充满敬意， 谙熟典故， 又深怀同情之理解。 如他赴
海南儋州所作 《儋州东坡歌》 ,一句 “公去我来九百春”， 气势阔大，
把作者和东坡的时空距离一笔抹平。 两人仿佛在进行一场跨时空的对
话， 一古一今， 大开大合， 既深得古人之精髓， 又洋溢先生之真情，
体现了先生旧体诗写作的深厚功力。

《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
冯其庸 评批

在代序解读 《红楼梦》
中，冯其庸说：一部书竟能把

通俗易懂与深奥难解两者结

合得浑然一体， 真是不可思

议。 也正因为如此，两百多年

来， 它既是风行海内的一部

书，也是纷争不已的一部书。

第四十六回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

鸯偶” 中， 贾赦看上贾母丫鬟鸳鸯， 欲娶为妾。 鸳鸯

不从， 剪掉头发。

第八十七回 “感秋深抚琴悲往事， 坐禅寂走火入

邪魔” 中， 宝玉送妙玉回栊翠庵， 途经潇湘馆， 听到

黛宝弹琴， 琴声悲切。

第二十三回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

心” 中， 桃树下， 宝玉和黛玉共读 《西厢记》。

谭凤环绘 冯其庸题 均为本报资料

在校勘过程中， 冯其庸力主应是 “冷月葬诗魂”， 而非 “冷月葬花魂”。
他说， 《红楼梦》 有浓厚的诗的素质———


